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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第
三十三回，賈寶玉
因被指認逗引忠順
王爺寵幸的小旦琪
官，又被賈環上了
「眼藥」，說他姦

逼母婢金釧兒致其跳井而亡，引得其
父賈政勃然大怒，大加笞撻。賈政一
邊將他往死裡打，一邊責罵他是 「不
肖的孽障」， 「不如趁今日益發勒死
了」，免得 「明日釀到他弒君殺父」
。且不說這兩條罪狀寶玉其實背得有
些冤枉，即便屬實，也不過是舊時大
族紈絝子弟裡常見的勾當，賈政何以
如此暴怒並痛下殺手呢？

一句恨鐵不成鋼怕是解釋不過去
的，畢竟虎毒尚且不食子，何況人呢
？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寶玉確實一貫有
悖逆不道的言行，從而令以正統自居
的賈政深懷憂懼。

那麼，寶玉的悖逆究竟體現在哪
裡呢？首先是對男尊女卑的封建禮教
的背叛。關於這一點，寶玉有句話很
著名： 「女兒是水作的骨肉，男子是
泥作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覺清爽
；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第
二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個翩翩少
年對女性所特有的溫柔、善良、聰慧
、美麗的稟賦的一種親近和偏好，而
本質上則傳遞了他對男尊女卑的社會
秩序的排斥和抗拒，和對處於社會中
心地位的男性的假惡醜的強烈厭惡。
由於封建的 「三從四德」觀念，女子

出嫁後往往在觀念、行為等方面受到男子的影響和左
右，所以，寶玉還說過另外兩句名言： 「女孩兒未出
嫁時，是一顆寶珠；出了嫁，不知怎麼變出許多的不
好的毛病來，雖是顆珠子，卻也沒有光彩寶色，是顆
死珠了；再老了，更變的不是珠子，竟是魚眼睛了。
」（第五十九回） 「奇怪，奇怪！怎麼這些人只嫁了
一個漢子，染了男人的氣味，就這樣混帳起來，比男
人更可殺了！」（第七十七回）實際上這是從另一個
側面對寶玉背叛那個男性主宰的時代作出了註解。

其次是對陞官發財的世俗價值的背叛。寶玉之所
以覺得男人 「濁臭逼人」，是因為他骨子裡不認同封
建社會裡功名利祿、封妻蔭子、光宗耀祖一類腐朽的
價值體系，而男人恰恰是這套價值體系的奉行者和維
護者。所以，寶玉總是竭力抗拒他所在的家族為他鋪
就的這樣一條 「星光大道」，極其厭惡與 「濁臭逼人
」的祿蠹們的交遊和應酬，而寧願沉溺在大觀園裡和
姐妹們吟詩作對、把酒暢言。第三十二回，賈雨村來
了，賈政要他去見，寶玉心中好不自在，史湘雲勸他
「也該常會會這些為官作宰的人們，談談講講些仕途

經濟的學問，也好將來應酬世務。」寶玉一聽就不耐
煩了，說： 「姑娘請別的姊妹屋裡坐坐，我這裡仔細
髒了你知經濟學問的。」第三十六回又說，薛寶釵也
常勸他，寶玉不但不聽，反而生起氣來，說： 「好好
的一個清靜潔白女兒，也學的沽名釣譽，入了國賊祿
兒之流。……瓊閨繡閣中亦染此風，真真有負天地鍾
靈毓秀之德。」甚至除了《四書》之外，竟將別的書
都燒了。他之所以與黛玉志趣相投，恰恰因為林黛玉
從未說過這些 「混帳話」， 「若他也說過這些混帳話
，我早和他生分了。」第三是對君臣節義的封建綱常
的背叛。第三十六回，寶玉和襲人談生論死，說：
「那些個鬚眉濁物，只知道文死諫，武死戰，這二死

是大丈夫死名死節。竟何如不死的好！」 「可知那些
死的都是沽名，並不知大義。」寶玉所謂的大義，真
正的意思是說天命有歸，不聖不仁的人就不該承擔統
御天下的 「萬幾重任」。反過來說，做皇帝的如果不
行仁政，老天也會叫他滅亡。所以，為臣子的死諫、
死戰其實都是徒勞，不過是沽名釣譽而已。寶玉的這
番話確實說得石破天驚，把古往今來的君臣之倫、節
義之理的虛偽與虛弱做了毫不留情的批判。不是嗎？
歷史上有多少忠君名臣，如商紂王時的比干、楚懷王
時的屈原，雖然拼了身家性命不要，可除了為自己博
得身後美名外，又有哪一個即便能稍稍延緩一下歷史
車輪的滾滾向前呢？反過來，往往是那些 「捨得一身
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 「亂臣賊子」們，反倒在成
就一個社會的清明、進步上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綜上
所述， 「多情公子」不過是賈寶玉的皮相，而 「不肖
孽障」才是其靈魂深處的本色。實際上，他是一個對
腐朽沒落的封建倫理、綱常予以強烈批判，同時又十
分崇尚真誠、善良、自由、平等的異端人物。

世受皇恩的賈府裡竟然出了這樣一個大逆不道的
繼承人，難怪賈政會憂心忡忡，擔心 「明日釀到他弒
君殺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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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住了一段日子之後，即發
覺同樣來自香港的人，喜歡於閒談見
面中分享中式零食（有些是自香港帶
過來的，也有些可以在本地中國雜貨
店買到），大家一邊咬嚼一邊聊天；
我自己就曾收到過話梅、核桃軟糖、

陳皮檸檬等等。我一向不愛零食，在香港時很少吃它們，
但既然寓居外地，看見家鄉的東西就想試試，彷彿那些或
甜或鹹或酸的香口小吃，封存了一個睽違了的城市的味道
。我甚至由此想到：不如寫一篇談零食的文章。

我少吃零食的理由很簡單：自己腸胃敏感，而零食不
是經過幾重煎炸就是加進了不少人工材料，下肚後很容易
不舒服。我的辦公室所在之處，不出二十步之遠有一部零
食售賣機，裡面掛滿一包包薯片，各式各樣調味（蝦、芝
士、雞、洋葱、火腿……）任君選擇，包裝也很精美，卻
都是我從沒嘗過的。

那售賣機的零食以薯片為主並不奇怪，因為英國人很
愛吃薯片。馬鈴薯對英國人就如米飯對中國人，英國人更
是以chips為常餐主菜的。在此必須解釋一下：chips這字
，雖然在北美指的是薯片，到了英國就是炸薯條了，正如
舉世聞名也十分肥膩的英式炸魚薯條，英文就是 fish
and chips。我沒有認真翻查過資料，但很相信，自從歐
洲人上了馬鈴薯的癮，無薯不歡，讓那來自新世界的植物
分擔了麥作為主要食糧的地位──那都是在白種人橫蠻地
將美洲變作殖民領土的時候發生的──英國人就已經被炸
薯條征服。開始時可能還有一段很短很短的時間，他們只
會煮焗馬鈴薯，但一定很快學到炸，因為炸薯金黃鬆脆、
十分惹味。但作為零食的薯片——英國人說的 crisps——
製作技術複雜得多，想必是較後的發明，只是一旦發明了
，就一發不可收拾，和二十世紀以降大行其道的可樂、炸
雞、漢堡包等 「垃圾食物」一樣，不只英國，儼然是世界
通行的，甚至成了一種 「世界文化」：經濟發達的國家都
將它們發達過了頭的經濟變作垃圾食物，而對於經濟沒那

麼發達的國家，外間人竟又以若干跨國企業的垃圾食物是
否進軍了它們的市場作為 「開放」、 「進步」、 「西化」
的標誌。

因此英國人愛吃零食，特別是薯片，本身沒有什麼奇
怪。就連我這個現在不吃零食的人，小時候也有一段日子
很愛吃薯片，甚至可以十分鐘內 「清理」完一筒我稱之為
「鬍子牌」的薯片（即那個總是將薯片疊在一個筒子裡發

售的知名品牌，它的商標是有兩撇鬍子的卡通人物）；分
量較小的卡樂B、珍珍等更不用說，在香港長大的人哪有
不認識這些牌子的！但英國人除了零食之外，其實吃得很
健康，例如他們的所謂午飯，一般只包括一客三文治和一
包薯片。能夠想像嗎？光是兩片麵包夾着火腿芝士生菜，
再加小小一包炸成片狀的馬鈴薯小吃，就足夠午間工作玩
樂的能量！須知道，英國每年有大半時間都陰陰冷冷，執
筆之際的隆冬更會結霜下雪，未來一兩個月氣溫在攝氏五
度和零下五度之間徘徊是大家準備好了的──但英國人繼
續每天午間吃一塊三文治和一包薯片。他們怎麼有體力和
熱量對抗嚴寒？要是在香港，我和很多人一樣，一入冬即
每天啃下一大頓白飯再加燒味肉扒煲仔菜等等，但都只是
為了抵禦十至二十度之間的氣溫；以英國來說，那不過是
天涼好箇秋罷了。

然而耐人尋味的是，英國人竟然都這麼胖。固然，英
國人也有很瘦削或很健美的──我即時想起了碧咸夫婦！
──但走在英國城鎮的街上，癡肥的樣板比比皆是。英國
人之中的胖子完全能夠 「腹中載舟」，至少是電動玩具艇
的 「舟」，你到星期天往維園水池逛逛就會看到有人玩的
那種。很多二十出頭的英國人，無論男女，雖年紀尚輕，
但已經明顯地吃得太多而運動得太少；人到中年而像一個
個汽球在街上貼地而飄的，更十分平常。試問每天午
間只吃一客三文治加一包薯片，怎麼能積攢得一個個
「包袱」？

一個很理所當然的可能性，是他們早、晚餐吃得多，
只有午餐分量少。但我想，他們吃得如何多也不及香港人

多。而且今天很多英國人飲食無論早午晚都重視健康；雖
然他們絕非講究吃的民族──法國人和咱們在這方面都要
強多了──卻很有營養均衡的意識。就說晚飯吧，英國人
吃的大都是馬鈴薯、意粉，再加幾片肉、兩三類蔬菜，香
港人卻是大碗飯大塊肉的。傳統英式早餐倒十分豐富和高
脂肪，又腸又煙肉又煎蛋，那也是你在餐館或 「B&B」旅
店可以吃到的，吃完後幾乎不用吃午飯。但是，尋常英國
百姓在尋常日子裡，起床後只會是兩片吐司、一杯乳酪
（很可能是低脂的）或一碗粟米片加奶（很可能是脫脂奶
）充作早飯，照說不比香港人的粥粉麵油條豐富；香港茶
餐廳的早餐，動輒一碗叉燒米粉外加牛油麵包及煎蛋，總
不比乳酪粟米片的卡路里低。

事情更令人費解了──為什麼英國人很明顯地有過胖
的問題？我於是想起自己也曾經就美國人問過差不多的問
題，一位美國朋友聽到後就告訴我：美國人吃得太多零食
，無論正餐主菜如何重視健康飲食，都 「救」不了他們的
體重。英國人應該也一樣。就說回薯片──小小的、很輕
巧的一包完全炸遍的薯片，裡面的油與其他對健康百害無
一利的刺激味蕾的雜質，只要恆常地吃的話，相信已足以
將一個英國人弄得像一根油脂柱廊，哪管他／她此外啃的
全是雜菜沙律。更嚴重的，是他們吃很多糖果糕點，包括
鬆餅、甜批、奶油蛋糕、cupcake等等，實難盡列。我對
糕點一向興趣不大，但近月英國忽然轉冷，我常常到了黃
昏，等不及八、九點的晚飯時間，已忍不住先往辦公室鄰
近的咖啡店吃一個蘋果或椰子餡餅和喝一杯熱咖啡 「暖肚
」；天氣如此難熬，也難怪下午茶成了英國人的 「文化遺
產」！但看似無傷大雅的糖與奶油食物，每天一客的話，
一定令英國人的皮下脂肪增厚不少。但是回想過去、回想
香港，回想自己曾經隨意或焦急地在街上走時，眼前掠過
的一幕幕景致，我也很肯定，我所來自的城市，說到甜點
與零食，比英國的還要花多眼亂。香港人愛吃甜點自是不
在話下（從蛋撻到美式甜圈、從白糖糕到黑森林，還有甜
湯和精裝與普及版的雪糕），那些每個地鐵站必有一間甚
至兩間的零食連鎖店，裡面有上百種中、日、西式零食，
英國的同類店子也難以望其項背！香港人消耗零食的速度
一定很驚人，他們的零食文化也和他們熱鬧而市井的各種
玩樂一樣，活潑可愛得有點瘋狂。但香港人從零食吸收到
的熱量，可不像英國人般在肚皮與鬆身衣服方面凸顯證據
，卻神秘地消亡於大都會的烏煙裡。你或會說：香港人也
有大胖子（例如周星馳近幾部作品都有一個大胖子演員）
，但他們明顯地是例外，然而英國一街都是身形像個大皮
球的行人！

說了這麼多，我還未能完全解釋：為什麼很多英國人
吃零食吃得癡肥，香港人吃零食──儘管現在新聞說 「港
童」如何肥胖、如何五體不勤──卻沒有吃至體重問題如
西方嚴重？……真正的答案會不會是：香港人愛吃，吃得
種類繁多，卻是重質不重量，英國人卻是量多得驚人？那
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吃，說起來很可怕的。

但我為什麼還要花時間和筆墨猜度、臆想？我根本不
愛吃零食，談零食也只是旁觀者言，覺得有趣就隨便說說
──不，不只是有趣的，也是思念的寄託。我在英國工作
了一年有多，雖說習慣這裡較平靜的生活，但也常常想念
花花世界的多姿多彩，想念銅鑼灣的霓虹燈、彌敦道的車
龍……亦想念喧囂與噪動之中彷彿除了一點小利一刻物慾
之外毫無目的追求……我竟然連這些也想念？對！我想念
那種很強烈的、很俗世的、生命力在大鳴大放地、五光十
色地展現的、活着的感覺，還有自己在那感覺中成長、掙
扎、愛憎、經歷一切的體驗。怪不得我亦想念那無數零食
店的無數零食──雖然我一點也不吃它們。

不
肖
無
雙
賈
寶
玉

盧
荻
秋

零食的國度 麥華嵩

冬
閒
好
讀
書

方

華

「被迫地感謝一下血荒」 余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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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周
接
到
我
校
冥
想
小
組
（m

editation
group

）
給
全
校
發
的
邀

請
，
說
是
周
六
從
早
到
晚
要
舉
辦
一
個
全
天
的
﹁冥
想
馬
拉
松
﹂
，
提

供
三
餐
素
食
，
歡
迎
大
家
報
名
參
加
。
對
於
冥
想
，
我
一
直
很
好
奇
。

一
來
它
歷
史
悠
久
，
在
各
種
宗
教
文
化
中
都
有
涉
及
。
二
來
，
現
在
這

項
活
動
在
西
方
社
會
非
常
流
行
，
時
常
有
將
它
的
神
奇
功
效
吹
噓
得
天

花
亂
墜
的
故
事
。
我
校
的
冥
想
小
組
是
今
年
在
新
的
﹁健
康
委
員
會
﹂

的
調
度
安
排
下
產
生
的
新
事
物
。
平
時
他
們
每
周
聚
會
冥
想
兩
次
，
這

次
的
馬
拉
松
活
動
不
知
是
否
為
這
個
小
組
造
勢
，
以
引
起
公
眾
的
普
遍

興
趣
。
我
給
主
持
人
發
了
個
伊
妹
兒
，
打
聽
一
下
我
這
樣
沒
有
經
驗
、

時
間
也
比
較
緊
張
的
人
是
否
有
資
格
參
加
。
他
們
的
回
覆
是
歡
迎
參
加

，
而
且
可
以
參
加
半
天
的
活
動
。
我
看
了
一
下
他
們
列
舉
的
節
目
，
內

容
還
真
不
少
，
不
過
我
只
選
了
上
半
天
。

周
六
早
上
挺
冷
，
夜
間
最
低
溫
度
降
到
零
下
。
活
動
地
點
在
我
校

原
學
生
中
心
的
大
會
場
，
大
概
有
一
千
平
米
左
右
的
大
房
間
，
東
西
兩

邊
是
十
幾
扇
長
窗
，
南
北
各
有
一
扇
玻
璃
門
。
我
到
的
時
候
是
早
上
八

時
半
，
窗
外
正
是
朝
陽
初
升
的
時
候
。
房
間
正
中
團
團
圍
成
一
圈
的
是

一
些
方
形
的
黑
布
墊
子
和
圓
形
的
黑
布
靠
枕
，
其
中
還
間
雜
着
三
把
紅

墊
子
靠
背
椅
。
北
面
靠
牆
放
了
一
長
條
桌
子
，
一
半
放
着
飲
料
：
熱
水

、
熱
咖
啡
、
冰
水
、
檸
檬
汁
，
另
一
半
放
着
早
餐
：
蘋
果
、
香
蕉
、
草

莓
、
橙
子
、
幾
種
麥
片
等
。

靠
西
窗
的
一
溜
沙
發
上
，
參
加
冥
想
的
人
每
人
手

中
端
着
杯
子
、
拿
着
一
次
性
的
紙
盤
子
，
正
在
用
餐
。

我
打
量
了
一
下
，
十
六
個
人
，
大
部
分
是
學
生
。
包
括

我
在
內
有
四
個
成
年
人
：
其
中
兩
位
都
是
學
校
的
職
工

，
一
個
是
寫
作
中
心
的
，
另
一
個
我
在
瑜
伽
班
見
過
，

不
知
姓
名
；
另
一
位
大
概
是
鎮
上
的
居
民
，
我
不
認
識

。
給
人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
每
個
人
都
默
默
無
言
。
這
個

冥
想
工
作
坊
的
一
個
要
求
就
是
不

要
隨
便
開
口
閒
聊
，
不
過
我
想
可

能
有
的
學
生
還
沒
睡
醒
吧
。

早
飯
以
後
，
主
持
人
讓
大
家

在
房
間
中
部
的
墊
子
、
椅
子
上
坐

下
，
開
始
介
紹
今
天
的
安
排
。
這

位
叫
愛
彌
麗
的
女
孩
是
我
校
的
學

生
，
她
介
紹
說
本
次
的
冥
想
是
按
照
為
期
一
周
的
冥
想

修
行
（retreat

）
的
內
容
安
排
的
。
首
先
是
半
個
小
時

的
打
坐
，
然
後
是
半
小
時
的
走
禪
，
接
着
再
來
半
小
時

打
坐
。
之
後
是
半
小
時
的
﹁佛
法
﹂
（dharm

a

）
講
座

（
其
實
某
修
行
班
教
師
講
話
的
錄
音
）
，
然
後
是
一
小

時
的
太
極
，
半
小
時
的
小
組
討
論
，
最
後
是
四
十
五
分

鐘
的
午
餐
和
半
小
時
的
休
息
時
間
。
各
種
活
動
之
間
也

會
安
排
短
時
間
的
休
息
。
她
又
說
，
冥
想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要
讓
我
們
關
注
每
時
每
刻
，
獲
得
最
大
限
度
的
幸
福
安
樂
，
也
發
現

自
己
對
萬
事
萬
物
的
仁
愛
之
心
，
是
否
信
奉
某
種
宗
教
並
不
重
要
。

主
持
人
告
訴
我
們
，
打
坐
姿
勢
可
以
自
選
，
或
者
是
盤
腿
而
坐

︱
︱
可
以
是
蓮
花
式
（
右
腳
或
左
腳
放
在
另
一
條
大
腿
上
）
也
可
以
是

趺
坐
（
兩
隻
腳
都
放
在
另
一
條
大
腿
上
）
，
或
者
是
屈
膝
而
坐
，
兩
足

後
伸
，
哪
個
舒
適
就
用
哪
個
。
兩
手
最
好
接
觸
（
但
不
要
雙
扣
）
自
然

地
放
在
膝
彎
中
：
她
說
她
不
會
結
手
印
。
雙
目
閉
上
，
但
如
果
容
易
走

神
，
可
以
微
睜
，
看
着
身
前
不
遠
處
的
地
面
。
兩
肩
放
鬆
，
背
部
挺
直

，
甚
至
可
以
稍
微
挺
腹
。
她
介
紹
了
三
種
集
中
注
意
力
的
辦
法
：
關
注

自
己
的
呼
吸
、
關
注
身
體
某
處
的
感
受
、
或
者
關
注
四
周
的
聲
響
但
不

要
停
留
在
一
種
聲
音
上
。
她
又
說
明
：
打
坐
開
始
，
她
用
小
杖
輕
擊
一

個
黃
銅
的
﹁小
碗
﹂
（
鈴
）
一
下
，
結
束
時
她
會
敲
兩
下
，
中
間
如
果

發
現
大
家
有
走
神
現
象
，
她
也
會
敲
鈴
。

打
坐
開
始
，
我
盤
膝
而
坐
，
墊
着
冥
想
墊
和
靠
枕
。
我
集
中
注
意

力
的
辦
法
是
緩
緩
數
數
，
然
後
在
感
覺
心
神
渙
散
的
時
候
，
再
通
過
留

意
周
圍
的
聲
響
回
到
打
坐
狀
態
中
。
我
的
打
坐
究
竟
算
多
成
功
我
不
知

道
，
但
至
少
在
二
十
五
分
鐘
時
間
內
我
沒
有
動
手
動
腳
，
腦
子
裡
也
沒

有
想
煩
心
事
，
彷
彿
是
混
混
沌
沌
的
一
片
。
愛
彌
麗
敲
響
銅
鈴
時
，
我

才
數
到
一
百
七
十
二
，
也
沒
有
覺
得
時
間
多
長
。
可
能
和
我
之
前
練
習

瑜
伽
以
及
平
日
好
靜
的
生
活
方
式
不
無
關
係
。

（
上
）

冥想馬拉松 馮 進

天一冷，便縮首縮腳的
，休息日，也不願出門。居
室內，卻正是讀書的好時
光。

將房間整理清潔，關上
門窗，冬日的枯燥和塵世的

喧囂也好似被隔在了屋外。泡一杯釅茶在案頭，
裊裊氤氳裡取出那些新買或久存、卻一直寂寞地
躺在書櫃裡的典冊，捧到手上，即感無比的親近
與溫暖。讀些什麼卻不十分在意，只要讀得入味
，管它是天文地理還是文史哲，即便是段子典故
，也給這枯寂的時光增添一份情趣。相對來說，
更喜歡讀一些人生況味或親情類的文章，文字中
散發的溫馨如身邊的那杯茶水，暖暖的潤嗓清心
。私下感覺，宋詞是最不適宜在寒冷的日子誦讀

的文字，太多的淒淒切切慘慘淡淡，讓入了冬的
心境徒增幾分寒意。

也無所謂讀得是快是慢。或懶散地偎在沙發
，或慵怠地躺在床頭，有一節沒一節地讀着，有
一頁沒一頁地翻着。好比那閒居山野之人，斜倚
几前，有一口沒一口地泯着一盅香茗，不是為解
那渴兒，而是品那一份悠然。及至迷了情節，入
了道兒，便已目不轉睛，忘了身外。即便是屋外
冰寒陡峭、狂風怒號，也是充耳不聞了。

也有讀到乏味的，譬如板着臉孔說教或教條
之類，也會上心煩惱，隨手扔到一邊，如窗外的
寒風將凋敗的殘葉隨意吹向路邊一般。起身，啜
口清茶，或是給杯中續點水兒，將暖暖的杯子握
在掌中，看一眼窗外的風景，或是呆呆的發一回
愣兒。然後，重換一卷在手，把閒散的冬日再交

給那散發墨香的文字。寒意裹足，朋友間也少了
走動，這給閱讀騰出了大片的時空。冬日讀書，
也最怕有人打攪。即便是幾下輕微的敲門聲，也
會讓在文字中沉澱下來的心陡然一驚，從忘了冷
暖的世界回到炎涼世態。

金聖歎說： 「雪夜閉門讀禁書，不亦快哉。
」禁書不禁書的倒無所謂，要的是那閉門讀書的
愜意。慵懶的冬日時光在文字間流淌時，也不想
煮食。一杯暖茶，幾片點心，伴書香入腹，有滋
有味，慰腑且慰心。等日暮西沉，書頁黯淡，便
掌燈夜讀，那柔柔的燈光，平添一份溫馨。

及至夜寒徹骨，便鑽入被窩，背依高枕，繼
續沉溺於那未能釋懷的情節與情懷。只等那方塊
字，在迷離的眼中幻成春水裡游動的蝌蚪，才偎
書入眠。

寒冷的冬天裡，還有什麼比一碗暖熱的湯
更能呵護人的情感與身體呢？我翻遍了思維能
夠觸及的每個微小角落，實在沒能想出一個更
好的答案。

兒時的冬天，比現在要寒冷，母親精心熬
好的那一碗碗暖暖的熱湯或許便是我們抵擋嚴
冬的最好恩物。永遠也無法忘記，一個又一個

冬日的中午，母親跑到學校為我送湯的情景。那時，物質匱乏，因
為沒有保溫桶，為了保持住湯的熱度，母親就將湯用搪瓷杯裝好，
然後在搪瓷杯外面包上一層又一層厚厚的棉布條。當母親將湯送到
學校的，儘管那湯已經沒有剛剛出鍋時的熱度，但喝進嘴裡的，那
股暖熱依然能夠將我的腸胃呵護得分外的溫暖。母親的暖湯庇護着
我度過一個又一個嚴冬，溫暖了我的整個少年時代，每每想起，總
會生成一股沁人心脾的暖流。那天，和朋友一起去一個偏遠的建築
工地辦事。因為已近中午，沒有找到辦事人員。打電話聯繫，對方
讓我們等一陣，他一會兒就趕回來。

冬天的郊外，寒風格外的刺骨。我和朋友在外面站了一會兒打
起了寒顫。實在招架不住，我們又鑽回了開着暖氣的車裡。我們的
車就停在工地的旁邊，我望着入口，巴望着那辦事人員能快點回來
。就在這時，工地的入口，來了一個拎着保溫桶的女人。她朝着工
地裡亮開嗓門大喊了幾聲，不一會兒，便從裡面跑出來一個民工模
樣的男人。 「叫你別過來，你就是不聽。這大冷的天，好幾公里的
路，就為送點湯，冷病了可怎麼辦？」男人伸出右手來在女人的臉
上心疼的來回撫摸着。 「這麼寒冷的天，不喝點熱湯暖暖身子怎麼
行？何況你在工地上一幹就是整整一天的時間。」女人一邊說着，
一邊打開了保溫桶讓男人趕快趁熱喝。 「老婆，你熬的這湯真香、
真暖，快來，你也喝一點！」男人喝了幾口熱湯，便將那保溫桶遞
到了女人的嘴邊，要餵那女人喝。女人也不推辭，小小的抿了一口
。然後又將那湯推回了男人的嘴邊。我清晰地看見，當男人一口又
一口地將那湯喝了個精光的時候，那女人咯咯地笑了，而她紅撲撲
的臉上綻放出了一朵美麗的花。

那一刻，一絲莫名的感動在我的心裡瀰漫開來，眼裡竟然有了
一些濕濕的感覺。是的，在這寒冷的冬天裡，再也沒有什麼能比一
碗暖湯帶給我們更多的感動。

寒風中那碗暖湯
彭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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